
102 學年度教學優良教師心得報告 

 

應用日語系助理教授 謝福台 

 

此次獲頒開南大學 102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深感榮幸。從 99 學年度進入

開南大學至今已經過了四個年頭，能得到此項殊榮首先感謝應用日語系全體老

師的提名，並感謝委員們的肯定以及鼓勵。應日系有將近二十位老師，全校總

計有二百九十幾位老師，不論是學識、教學技巧、或是對學生的關懷等方面，

值得本人學習效法者何其之多，因此在獲獎的同時除了感到無比的光榮以外，

也感受到無比的壓力，但這壓力也將變為督促本人繼續前進的動力。 

個人從小學到大學在台灣接受教育時，對台灣的教育體制、教育方式以及

自己為什麼接受教育，幾乎從來不曾思考過，直到在大學第三年碰到恩師黃憲

堂老師以後，才慢慢認識到“為了考試而學習”，和“為了學習而學習”的不

同，也才漸漸了解所謂的“學問”是何物。也是在那個時候才萌生以後要到大

學教書的念頭，因此才會有以教師身份站在教室裡的我。 

最近曾參加一個有關外語學習的研討會，會中有位外國學者發言提到，曾

對所任教大學的外語學習者做過問卷調查，並請學生寫出對目前課程的意見，

其中令該位學者印象深刻的意見為“上課都在背外語詩文”、“現代文都還不

太會，老師卻在教古文”。在現在的台灣，個人覺得發生上述情況的可能性不

高，但在 90 年代以前的台灣，在大學確實存在著這種情況。造成這種情況的主

要原因，極有可能是“教師本位”的教學，也就是說教師從自己專業領域的角

度來設計課程，而不是考量學生透過這個課程，能得到多少將來就業時能為自

己加分的“要素”。在台灣，現在已經是只要想唸人人可以進大學的時代，這

個能為自己加分的“要素”已經不是單純的局限在“專業知識”，而是已擴展

到“思考方式”、“學習方法”、“待人處事的態度”等等。 

本人教授過之科目：大一之初級日語、初級日語會話，大二之中級日語、

中級日語文章導讀、中級日語讀本、日語習作、日語語法與句型，大三之高級

日語、日語翻譯、大四之一級語法與句型、日語語言學入門，研究所之日語對

比語法導論、日語對比語法研究，通識中心之日文。這些科目涵蓋應用日語系

日間部、進修部從大一到大四以及研究所之課程。本人因此逐漸了解到不同部

別，不同年級，不同班別的學生的一些差異，而能在教學時保持彈性。 

這也讓我慢慢懂得去了解“教”的對象——學生。了解學生的屬性，是日

間部，還是進修部、轉學生……；了解學生的就讀動機，是分數落點、家長意

見，還是對日本流行文化感興趣……；了解學生的學習目的，是要留學、用日

文工作，還是要看得懂動漫、能與日本人溝通、或是為了學分……；了解學生

的日語程度，學過多久、聽說讀寫能力為何……；了解學生的學習難處，是因



打工、從事課外活動沒空複習，還是失戀沒心情看書，或是進度太快跟不

上……等。每個學生都是不同的個體，細心照顧到每個學生是理想，但了解學

生越多越能在斟酌教學的同時去考量到更多學生的學習狀況。了解學生越多越

容易記住學生的名字，越能夠“因才施問”，越知道上課時哪些學生比較需要

老師走到身邊去幫住他(她)將注意力集中在課程上。 

不論是任何年級的課程，在教學上碰到的共同問題是學生的程度參差不齊。

例如，有些學生進大學前完全沒學過日語，有些學生進大學前接觸不少日本動

漫、流行文化，聼得懂一些日文，但日文的平假名、片假名看不懂也不會寫，

或是聼得懂一些日文，假名會寫會念，也有日文檢定證照，但一些基本的文法

並沒有掌握好，或是日語已經學到相當水平，等等各種不同程度。個人的處理

方式為透過請學生回答問題或小考來掌握每個學生的程度，掌握學生程度後，

依據不同的日語水平來請學生回答難易度不同的問題。原則上，讓所有學生一

起思考問題，然後請日語掌握得較多的學生回答講解性的問題，並讓學生試著

用自己的話來說明給其他同學聽。請學生回答問題時，盡量不讓他們只回答

“不會”兩個字，而是讓學生練習思考，誘導學生從有印象、掌握得較好的部

分去聯想。在幫學生複習時也多是以請學生回答問題的方式來進行。 

 在課堂教學之外，本人進入開南大學任教的同時，創立了劍道社，並擔任

指導老師兼教練，從 99 學年度開始，每週兩次每次三小時指導有興趣的學生們

學習劍道，若加上社務指導、練習完與學生一起用餐及個別諮詢等的時間，每

週投入十個小時以上。指導了沒多久就有同事好心地建議,早日找外面的教練來

指導即可，才不會耗費太多時間。但當初創立劍道社，就是希望學生能夠從修

煉日本式劍道當中，習得一些課業以外的東西，例如：端正姿勢、鍛煉體能、

訓練耐力、培養專注力等，台灣雖然也有劍道，但嚴格來說在一些禮法和觀念

上還是跟日本式劍道有些不同，所以到現在都還是由我來指導。因為指導劍道

社與學生接觸的時間較長，較有機會看到學生們在課堂之外的另外一面，也較

能知道除了課業學習能力以外的其他特質，讓我能將參加社團活動學生的狀況

投射到坐在教室內的學生身上，而讓我將教學慢慢地往“學生本位”的教學來

調整。 

“教學”是教導別人自己所學過的，但“自己學得會”並不等於“能把別

人教會”，每個人都有上天所賦予的不同特質。了解學生，讓他們在大學時代

培養如何思考、找出問題、分析問題、處理問題的能力，是我到目前爲止在大

學課堂内外與學生接觸時所努力的課題，而這也是我今後所要努力的課題。 

 
 
 
 


